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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的镭

一盎司[1]镭[2]！德克斯特教授所拥有的，正是地球上最奇妙的物
质。为什么它能够释放出几乎无尽的能量，更是科学上的一个难解之

谜。就他所知，除去他手头上的之外，全世界只存在十格令[3]镭：巴黎
的居里实验室有四格令，两格令在柏林，两格令在圣彼得堡，斯坦福大
学有一格令，伦敦有一格令，余下的全在他的亚佛实验室里，就放在一
小块钢板上。

注视着这块蕴藏着巨大能量的小东西，德克斯特教授突然生出了一
种敬畏感，深感自己肩负重任。数月来，他不辞辛劳地向上述各大实验
室要求，希望能收集到整整一盎司的镭，以便用实验来验证运用镭做机
械原动力的可能性。现在终于可以开始动手了。

由于镭元素的产量非常少，因此这一盎司镭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钱再多也买不到。从世界各地运来时，不仅需要特雇邮差，还得在世界
知名的伦敦劳埃德保险公司投下巨额保险。经过教授数月来在各界的呼
吁奔走，再加上他所担任物理系主任的亚佛大学的信誉，最终总算大功
告成。

不过，至少有一位举世闻名的科学家也参与了这项工作，他就是卓
尔不群的科学家、逻辑学家，人称思考机器的凡杜森教授。这位大师的
参与，使资历尚浅、默默无闻的德克斯特教授如虎添翼。思考机器将与
德克斯特教授联手做实验的消息一经公布，立刻激起了世界各地物理学
家的兴趣，大家都热切地期待着。

当然，此等收集大量的镭的大事，一定会引发欧美各地媒体的报道
和评论。这些报道大多是正面的、鼓励性的，但偶尔也有言辞激烈的反
对和批评。无论如何，亚佛实验室已经收集了足够的镭的消息一经传
出，报纸立刻发出报道，同时也提到凡杜森教授和德克斯特教授即将开



始试验。

试验就在设备先进的亚佛实验室里进行。实验室的屋顶很高，天顶
是玻璃制的，光线充足；而且窗户的位置也很高，可以避免好奇者的窥
视。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完成，两位科学家开始一起工作。实验室所在
大楼的走廊上有一扇小门，那是实验室的唯一入口，一位警卫在此全天
站岗。科学家必须先从这扇小门进入一间接待室，再从接待室另一端的
门进入实验室。

此刻，德克斯特教授已经进入实验室了，正焦急地等候思考机器的
大驾，同时在心中反复思考着即将进行的实验步骤。每部需要用的仪器
都已就位，不需要的早已移开。这个试验将产生历史性的影响，其结果
将决定镭是否能作为机械的原动力在实际中应用。

忽然，德克斯特教授的思绪被打断了，大学讲师布朗先生出现在实
验室门口。

“有位女士要见你，教授，”说完，他递上一张名片，“她说她有一
件非常重要的事。”

德克斯特教授走上前去接过名片，布朗先生转身从接待室走出实验
室。名片上的名字：泰蕾兹·沙坦尼夫人，他对此毫无印象。他有点儿
困惑，也有些烦躁，抬头看了一眼放在长实验桌上的镭，便朝接待室走
去。他走到门口，突然被什么东西绊了一跤，眼看就要跌倒在地，猛一
拧身才站稳了脚步。

就在他火冒三丈，正要发作时，耳畔传来一个女人的笑声——一声
悦耳的轻笑。这声音在别的场合也许会令人愉悦，但在目前自己狼狈不
堪的情况下，就使他有些恼怒了。可是当他见到一位身材高挑的女士向
他走来时，他不禁为自己的失态而感到脸红。

“对不起，”她抱歉地说，在那鲜艳的红唇一角可以隐约见到一丝微
笑，“这是我的疏忽。我不该把手提箱放在门口的。”她轻松地将手提箱
一手提起，往门边移了移，“也许，其他人也会像你一样被它绊倒
吧？”她问。

“不会，”教授红着脸微笑着回答，“这里没有别人了。”



泰蕾兹·沙坦尼夫人站直身子，丝绸衣裙沙沙作响。她曼妙的高挑
身材令德克斯特教授有点吃惊。她大约三十岁，身高约为五英尺九或十
英寸。除了无可否认的美貌之外，从姿态和举止亦可看出她的行动异常
矫健。德克斯特教授望了她一眼，又疑惑地看看手上的名片。

“我有一封法国居里夫人的介绍信，”她一面说，一面从腰间的坤包
里取出一封信，“咱们是不是能到光线好一点的地方去看呢？”

她把信交给教授，两人一起走到接待室靠近大厅走廊那边的窗下。
德克斯特教授拖过两把轻便椅，两人面对面坐下。教授打开信看着，读
完之后，他抬起头来，用重新认识的目光打量着对方。

“我本不该来打扰你，”泰蕾兹·沙坦尼夫人用悦耳的声调说，“可是
我知道这件事对你非常重要。”

“什么事？”德克斯特教授好奇地问。

“就是镭，”她继续说，“我手上有一盎司科学家从未听说过的镭。”

“一盎司的镭！”德克斯特教授难以置信地轻呼，“什么？夫人，你
可真让我吃惊。一盎司的镭？”

他坐在椅子上，身体前倾。泰蕾兹·沙坦尼夫人忽然剧烈地咳嗽起
来。过了一会儿，咳嗽停了。

“这是惩罚我不该乱笑。”她微笑着说，“我的喉咙不太好，希望你
能原谅。”

“没关系，没关系，”对方礼貌地说，“可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件事，
非常有意思。请详述一下。”

泰蕾兹·沙坦尼夫人动了动，让自己坐得更舒适一些，然后开口
说：

“这件事的确是非比寻常，但镭落到我手上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我是英国人，能从我的口音听出来吧。我丈夫是法国人，我的姓氏就是
由此而来的。他和你一样，也是一位科学家。他与任何研究机构都没有



关系，因此一般科学界的人都不认识他。起初，他只是出于个人爱好，
做些试验工作，渐渐就着迷了。以美国人的标准看，我们不算是有钱
人，不过日子过得还算舒适。

“我能说的就是这些。居里夫人的介绍信上已经介绍了我是什么
人。居里夫妇发现镭元素的时候，我丈夫也做了类似的研究，并取得了
相当大的成果。他研究的方向在于如何制造镭，用什么东西作材料。这
些我当时并不明白。数月间，他用与居里实验室完全不同的方法造出一
格令又一格令的镭，几乎耗光了我们的全部财产，最后我们终于制出了
这将近一盎司的镭。”

“真是不得了，”德克斯特教授说，“请继续说。”

“就在这个时候，我丈夫不幸感染了一种致命的疾病，去世了。”泰
蕾兹·沙坦尼夫人停了一下再说，声音低沉，“我对他为什么要做这种实
验一无所知，只知道他的花销极大。他临死前，才将实验的目的告诉
我。奇怪的是，那与报纸上对你的实验的报道非常相似，就是想要找出
镭作为机械原动力的可能性。他工作时有随手将脑中想法记载下来的习
惯，可惜在死前没有机会整理他的笔记，所以其他人无法看懂他写下的
东西。”

她停下来沉默了一会儿。德克斯特教授看着她，看到她脸上的一丝
悲痛和遗憾，心中不由得涌出一阵同情。

“那么，”他问，“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知道你为了做这个实验，花了许多心血，克服了许多困难，才
收集到你所需要的镭。”泰蕾兹·沙坦尼夫人继续说，“因此我想，先夫
制造出来的镭对我来说已经毫无用处了，也许可以卖给你或亚佛大学。
我说过我拥有将近一盎司的镭，你可以用来进行你的实验。”

“卖掉？”德克斯特教授倒抽一口气，“不可能，亚佛大学的资金并
没有雄厚到能买得起这么贵重的东西。”

年轻妇人脸上期待的神色消失了，她做了一个失望的手势。

“全部的镭当然值一大笔钱，”末了她说，“我当然并不知道这东西



的真正价值。有一百万元吗？或者几十万元？只要能补偿我们花掉的钱
就行。”

她平静的语调中几乎有一丝恳求的意味。德克斯特教授望向窗外，
仔细考虑了几分钟。

“或者，”过了一会儿，妇人又说，“也许你将来会需要用更多的镭
做实验，比你手上现有的更多，你可以按照你用的部分付我钱就好了，
可以吗？就像付使用费一样。我愿意接受任何合理的付费方式。”

又是一阵沉默。摆在他眼前的，是一大笔迄今未曾听过的镭。德克
斯特教授仿佛看到自己研究道路上的光明前景，越想越起劲。他知道将
整整一盎司镭买下的可能性很小，可是按件计酬呢？这个大概有商量。

“夫人，”他开口说，“我该郑重地感谢你前来。虽然我本人不能确
定地承诺你什么，但我一定会将此事向能够做出决定的人提出。我需要
几天的时间做适当的安排，你能等我几天吗？”

泰蕾兹·沙坦尼夫人微微一笑。“我当然愿意等，”她说，又开始了
一阵痛苦的干咳，咳得全身都颤抖起来。“没问题，”等咳嗽过后，她
说，“我只是希望你能好好利用这批镭元素，别把它浪费了。”

“你能否开个价钱？如果全卖需要多少钱，按件计酬又是多少？”德
克斯特教授问。

“我现在没法告诉你，名片上有我的住址，就在日耳曼旅社。我计
划还要在此地停留几天，你可以随时来找我。请你……请你不要客
气，”她的语气中又有了恳求的意味，一手搭在教授的手臂上，“任何提
议都行，可能的话，我会接受你的任何提议。”

她站起身，德克斯特教授也站了起来。

“有件事该告诉你，”她说，“我是昨天从利物浦乘邮轮过来的。再
过六个月，我就只能靠卖掉这一盎司镭的费用过活了。”

她穿过房间，提起手提箱，不禁莞尔一笑，显然是想起刚才德克斯
特教授跌了一跤的样子，接着转身往外走。



“让我来提吧，夫人。”德克斯特教授说，伸手要去拿手提箱。

“噢，不用了，这个不重。”她轻松地说。

两人客套了一番，她便离开了。德克斯特教授从窗户向外望，欣赏
她健美的身材，姿态优雅地走上等候的马车离去。他沉思着站在窗前，
想着那不为人知的一大批镭。

“如果我能拥有那些镭……”他低声嘀咕，转身走回自己的实验室。

突然间，实验室传出一声大喊——一个吃惊的尖叫，德克斯特教授
面无人色地冲进小接待室，猛地推开门，跑到大厅的走廊上。五六个学
生围了上来，讲师布朗先生也从走廊另一头跑来，惊讶地看着他。

“镭不见了……被偷走了！”德克斯特教授喘着气说。

周围的人面面相觑。德克斯特教授虚弱地胡言乱语，不停地抓着自
己的头发。他有无数的疑问和猜测，心中涌起怒气。就在此时，他看到
一个身材矮小、有着一头蓬松黄发的人正从走廊一头向他走来。

“啊，凡杜森教授！”德克斯特教授大叫，狂乱地抓住思考机器瘦长
的手臂。

“怎么了？”思考机器的双臂好像被老虎钳夹住一样，他努力想挣脱
开，“别这样，放开我。到底出了什么事？”

“镭不见了……被偷走了！”德克斯特教授说。

思考机器后退一步，斜眼看着这位双目圆睁的同事。

“这是什么蠢话？”末了他说，“咱们进屋去，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事。”

豆大的汗珠从德克斯特教授的额上滴落，他双手不停地颤抖，紧跟
着思考机器走进接待室。思考机器转身关上通往走廊的门，按下门锁。
门外，布朗先生和学生们听到门锁的咔嗒声后，就离开了。镭失踪的
事，很快就在大学校园里传开了。德克斯特教授在接待室的椅子上坐
下，呆滞地凝视前方，嘴唇颤抖着。



“老天，德克斯特，你疯了吗？”思考机器烦躁地说，“镇静一点
儿。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镭是怎么遗失的？”

“过来……到这儿来……在实验室里，你自己看。”德克斯特教授
说。

“噢，现在去看已经没用了。”思考机器不耐烦地说，“告诉我是怎
么发生的？”

德克斯特教授在接待室里转了两圈，又坐下，尽力想让自己镇定，
然后他将全部经过和盘托出。从泰蕾兹·沙坦尼夫人前来拜访，他将镭
放在实验室的桌上，一直到目送她坐上马车离开期间的每个细节都详细
叙述了一遍。思考机器靠着椅背坐着，斜眼朝上看，纤长的十指指尖相
触。

“她在此地停留了多长的时间？”对方说完后，他问。

“我想有十分钟吧。”

“她坐在什么地方？”思考机器问。

“就在你坐的地方，面朝实验室的门。”

思考机器回头望了一下他背后的窗户。“你呢？”他问。

“我坐在这里，面对着她。”

“你确定她没有走进实验室？”

“我能确定，”德克斯特教授飞快地回答，“今天只有我进了实验
室。我下了特别命令，不准任何人进去。布朗先生和我讲话时，镭还在
我面前。他只是开门将名片递给我，便离开了。他不可能——”

“没有不可能的事，德克斯特教授。”思考机器厉声说，“你是否曾
让泰蕾兹·沙坦尼夫人单独一人留在此地？”

“没有，没有！”德克斯特教授强调，“她来后，我的目光一刻都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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